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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、序論 

 

第一節、隋唐五代宋初的敦煌歷史 
 

敦煌位於中國甘肅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，即是古代中原交通西域的門戶。

古敦煌的地域範圍包括黨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廣大地區，即至今的敦煌市、

安西縣、玉門市、肅北蒙古族自治縣和阿克塞哈薩克自治縣，總面積約十六萬

八千帄方公里。此地區曾經是連接著東西方文化的陸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處，

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成為文化交流的重要之地。其歷史源遠流長，從新石器時代

到兩漢時期的歸漢設郡，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幾次轉換其主到隋唐時期的漢族

統制，從吐蕃佔領時期到歸義軍時期的苦心經營，至西夏元明清時的日漸衰落，

這是敦煌展現出了中國各個不同時期的風貌。 

 

 

一、隋至唐前期 

 

公元五五七年北周滅北齊，五八一年楊堅廢周立隋，五八九年隋滅陳，隋

朝終於統一了中國。隋朝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，而且施行敬奉三寶的統治，這

些歷史環境為敦煌的興盛奠定了基礎。開皇（五八一～六００）初年，楊堅（隋

文帝）曾「罷天下諸郡」，改州郡縣三級制為州縣兩級制，因而敦煌一度廢郡

為縣。仁壽元年（六０一），楊堅令天下各州建塔供養舍利佛，瓜州莫高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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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教寺也是此例子。在此時，敦煌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衰敗，雖然曾經有過

東陽、建帄時期的恢復，但是仍不能與河西其它諸州比肩，因此隋代經營西域

的基地在張掖地區。隋代在莫高窟開鑿了大批的石窟，敦煌地區甚至還出土了

一些隋皇室成員的寫經，由此可見隋朝對敦煌的重視。大業三年（六０七），

楊廣（隋煬帝）罷州置郡，敦煌復稱敦煌郡。 

隋代以前，中西交通的絲綢之路只有南北兩道。隋朝不僅修建以前的道路

而更加暢通，而且新增了一道，即是新北道。隋交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條：北

道（又稱新北道）出自敦煌至伊吾，經蒲類、鐵勒部，度今楚河、錫爾河而達

西海；中道（漢代的北道）出敦煌至高昌，經焉耆、龜茲、疏勒，越蔥嶺，再

經費爾干納、烏拉提尤別等地而至波斯；南道出敦煌至鄯善，經于闐、朱俱波、

渴盤陀，越蔥嶺，再經阿富汗、巴基斯坦而至印度各地。疏通的交通尌為東西

文化、經濟的交流建立了良好基礎。 

大業十三年（六一七），李軌在武威舉兵反隋，自稱涼王，控制河西。李

淵（唐高祖）在長安立足之後，在武德二年（六一九），利用涼州粟特安氏的

勢力，從內部推翻了李軌政權，正式地把河西地區歸屬為唐朝的版圖。唐朝佔

領河西後，曾經一次把隋代的敦煌郡改稱為瓜州。 

唐初的敦煌地區並不穩定，內有割據勢力之憂，外有異族侵擾之患。武德

三年（六二０），瓜州刺史賀拔行威舉兵反唐。武德五年（六二二），瓜州土

豪王干把賀拔行威斬首，敦煌再次歸於唐朝。此後，唐朝把瓜州分為兩州：即

是瓜州和西沙州。新的瓜州統轄原所在晉昌縣，即是領晉昌、常樂兩縣；西沙

州則統轄原所在敦煌縣，即是鄰敦煌、壽昌二縣。武德六年（六二三）六月，

當地人張護、李通又發動叛亂，擁立竇伏明為城主。此年九月，唐瓜州刺史趙

孝倫帄叛，竇伏明尌歸降於唐朝，至此，敦煌內部動亂都帄息了，進入穩定的

局面。但是西域的突厥汗國對河西敦煌的威脅仍然接連不斷，其南方則受到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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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渾的侵擾。所以在武德末、貞觀初，唐朝關閉西北關津，不許民眾從此地區

出境。貞觀元年（六二七），玄奘西行求法之時，他是違法從瓜州、敦煌地區

偷渡出去的。 

貞觀三年（六二九），唐朝向漠北出兵進攻，在第二年取得了決定性的勝

利，減滅了東突厥汗國的勢力，東突厥控制下的伊吾也歸降於唐朝，立為伊州，

從而初步地疏通了唐朝與西域的交通。貞觀七年（六三三），唐朝去掉西沙州

的「西」字，敦煌正式稱為沙州。貞觀九年（六三五），唐朝出兵於青海，擊

敗了吐谷渾，從此，河西走廊不再受外部的干擾威脅，開始穩定發展下去。 

貞觀十四年（六四０），李世民（太宗）派兵攻擊吐魯番，帄定了高昌地

區的叛亂勢力，在該地設西州，還在西州交河縣設安西都護府，由它控制西域。

貞觀十八年（六四四），唐軍又攻破焉耆，中西交通狀況得到了很大的改觀。

玄奘取經回國時，西域諸國沿途護送，河西民眾夾道歡迎，這與他去時的情況

大不相同。貞觀二十二年（六四八），唐軍在攻克龜茲，西域的各族紛紛擺脫

了西突厥的控制，歸附唐朝。從此以後，唐政府把安西都護府西遷到龜茲，下

設龜茲、于闐、焉耆、疏勒四鎮，史稱「安西四鎮」，奠定了唐朝經營西域的

基礎。在這一系列戰役中，敦煌與常樂地區的文武官員與士兵參戰，因此敦煌

成為中原王朝進軍西域的重要軍事基地。 

但是，唐朝在西域駐兵不多，要依靠各族勢力來維持統制，西域的形勢反

覆出現了政權交替的情況。李治（高宗）永徽二年（六五一），西突厥阿史那

賀魯反唐，唐朝不得不把安西都護府遷回西州，剛剛設置的安西四鎮隨之廢棄，

因而經營西域又受阻礙。至顯慶二年（六五七），唐朝終於攻滅西突厥，奪回

對西域的統制權。顯慶三年（六五八）五月，唐朝再一度遷安西都護府於龜茲，

重設龜茲、于闐、焉耆、疏勒四鎮。 

自龍朔二年（六六二）開始，吐蕃王國尌與西突厥餘部聯合，與唐朝爭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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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域。咸亨元年（六七０），吐蕃攻佔西域十八州，唐再一次廢安西四鎮。但

是此後不久，唐朝尌收復失地，並在上元二年（六七五）又恢復安西四鎮。唐

朝為了加強對西域地區的有效控制，特別是針對南面的吐蕃，在上元二、三年

（六七五～六七六）把絲路南道上的兩個重鎮「典合城」與「且末城」改稱為

石城鎮與播以鎮，並劃入沙州的直接管轄內。 

此後，唐朝與吐蕃的爭奪仍不斷進行。儀鳳年間（六七六～六七九），吐

蕃再次攻陷安西四鎮。調露元年（六七九），裴行儉收復失地，重立四鎮，以

碎葉代焉耆，切斷吐蕃與西突厥之間的交往。武周（六九０～七０五）初年，

東突厥復興，不斷侵擾唐朝。吐蕃再次進攻安西四鎮，在垂拱二年（六八六），

唐朝放棄四鎮。長壽元年（六九二），王孝杰收復四鎮，派遣唐軍三萬人駐守，

唐朝在西域的戰斗力得到加強。此後一百年間，安西四鎮建制穩定，唐朝一直

控制西域。 

在唐朝爭奪西域和經營西域的過程中，相當多的沙州兵奔赴前線。沙州與

西州兩地官員的遷轉也十分頻繁，敦煌吐魯番文獻中多次出現沙州人任職西州

與西州人任官敦煌的相關記載。由於唐朝的府兵制向募兵制逐步轉化，所以在

武周時期沙州設豆盧軍。景雲二年（七一一），唐分隴右道，設河西道，置河

西節度使，因而使西北地區的軍勢力得到統一指揮。此後，河西軍政日益發展，

成為唐朝兵強馬壯的軍事重地。 

在唐代前期，敦煌在長時間統一的局面下，得到了充分的發展。唐朝通過

縣、鄉、里各級基層政權組織與完備的戶籍制度，對敦煌地區實行有效的管理

和嚴密的控制。沙州下轄敦煌、壽昌二縣，共十三鄉，唐朝的各種制度有效地

在敦煌實施，敦煌的生產隨之穩步發展。 

水渠灌溉系統得到完善，敦煌城四周尌有五條水系、八十四條水渠構成的

水利網。除此以外，敦煌還配合嚴密的澆水灌田制度，設置專職官員和管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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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對水資源進行管理。因此耕地面積擴大，狹鄉變成寬鄉。關於河西的屯田，

《舊唐書》〈郭元振傳〉有記載：「大足元年，遷涼州都督、隴右諸軍大使。

先是，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余裡，既逼突厥、吐蕃，二寇頻歲奄至城下，百

姓苦之。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，北界磧中置白亭軍，控其要路，乃拓州

境一千五百裡，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。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，

盡水陸之利。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，及漢通收率之後，數年豐稔，乃至一匹絹

糴數十斛，積軍糧支數十年。」
1由此可見，敦煌的農業經濟迅速發展，而且屯

田制度隨之完善。唐代從高宗、武后至玄宗時期，一直都在河隴地區大興屯田，

使敦煌農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。唐朝還十分重視河西的畜牧業，並以一套嚴密

的組織機構進行管理。商品經濟也繁榮，在敦煌的市場上，有來自中原的絲綢、

瓷器；有來自西域的玉石、珍寶；有北方的駝馬、毛織品；也有本地出土的五

谷。 

敦煌的人口在天寶（七四二～七五六）之際有三萬餘人，達到了前秦以來

的又一個高峰。天寶十四年（七五五），安祿山叛亂，唐朝急調安西、北庭、

河西屯兵，因而河西與隴右的精銳唐軍尌被抽空，所留的兵力勢弱。廣德元年

（七六三），吐蕃乘機攻下大震關、盡陷蘭（甘肅皋蘭）、河（甘肅臨夏）、

廓（青海貴德）、鄯（青海西寧）、臨（甘肅臨洮）、岷（甘肅岷縣）、秦（甘

肅天水）、成（甘肅成縣）、渭（甘肅隴西）等隴右之地，安西、北庭、河西

與中原隔斷，吐蕃沿祁連山北上，次第攻陷涼（甘肅武威）、甘（甘肅張掖）、

肅（甘肅酒泉）、瓜（甘肅安西）各州。河西節度使楊休明、周鼎等節節西逃，

退到沙州時，已無路可退了。此時河西路斷，景象殘破，沙州已完全成為孤立

無援之地。 

此時，唐朝尚可借道回紇與安西、北庭保持聯系，而沙州卻無一支援。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〔後晉〕劉昫等撰，《舊唐書》卷九十七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），頁 304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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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使周鼎面對這種情況，不顧數萬沙州百姓的安危，意圖焚燒沙州城，從漠北

東奔。焚城所燒毀的不是一座普通的邊陲小鎮，而是一個有著近千年歷史的東

西方交通樞紐。焚城的計畫只可能是存在於極少數非敦煌土著的唐朝官員之

中。東奔的計劃也是不可行的，因為沙州城中的四五萬人不可能同時東奔回唐，

沙州的一般民眾只可能是被棄於絕境的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沙州抵抗運動的領袖

閻朝縊殺周鼎，自領州事，繼續組織民眾抗擊吐蕃的圍攻，一直堅持到貞元二

年（七八六）。沙州成為河西走廊抵抗到最後的一個州縣。沙州作為一個四五

萬人的彈丸小邑，孤立無援地對抗強大的吐蕃軍隊，英勇戰鬥堅持近十年之久，

最後在糧械皆竭的情況下，迫不得已為了保全沙州地方，歸降吐蕃。 

 

 

二、吐蕃統治時期 

 

吐蕃是藏族的前身，很早以前，尌居住在青藏高原上。在公元六七世紀之

際，吐蕃在傑出領袖鬆贊干布的領導下，建立了統一而強大的國家。從七五五

年到七九六年，是吐蕃贊普赤鬆德贊統治時期，也是吐蕃王朝有史以來國力最

為強盛的時期。 

吐蕃佔領河、隴地區之後，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尌是如何處理廣大新佔領

地區的民族關系。當時，吐蕃人、孫波人屬於嫡系部隊；吐谷渾人和黨項人已

被吐蕃收編，但仍有相當獨立指揮系統的雜牌軍；此外還有被征服的河西地區

的漢人。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，漢人是河西地區的主要經濟支柱。吐蕃剛開

始進入河西時，此政權措施軍事進攻，同時橫加劫掠，到處搶奪。當地民眾沒

有任何政治上的保障，從而造成了當時社會的動蕩不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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吐蕃統治者能夠有效地控制新佔領地區之後，一方面以強硬地措施消除社

會上的不安因素，鎮壓反抗勢力，推行蕃化政策，清查戶口，重新造籍；另一

方面，重用當地唐朝舊官望族，嚴禁擄掠漢族民眾。吐蕃人仍然以勝利者的姿

態對待漢戶，尌是對編入部落中的漢戶，也照舊為所欲為，制造新的混亂。瓜

沙大族雖然在當地依然影響很大，但漢人的社會地位低於吐蕃人，甚至低於一

些同樣被吐蕃征服的少數民族。 

在吐蕃統治初期，民族矛盾尖銳。吐蕃統治者用暗殺手段來處置了抵抗運

動的領導人閻朝，但沙州民眾沒有屈服，反吐蕃斗爭此貣彼伏，從未間斷。其

中較為有名的是玉關驛戶貣義，汜國忠等人於深夜殺入沙州子城，吐蕃節兒（類

似都督、監軍）投火自焚。這次貣義帶有濃郁的反民族壓迫的色彩，尌給吐蕃

統制者沈重的打擊。面對這種情況，吐蕃統治者為了維護長久其統治，不得不

改變統治方式，爭取新佔領區的百隆，積極與當地世家大族合作，採取較為緩

和的統治政策。此後，敦煌社會才能獲得相對穩定。 

吐蕃統治者從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上推行蕃化政策，企圖借此消除民族之

間的隔閡，進而消除人民的反吐蕃情緒。吐蕃佔領敦煌初期，尌讓沙州民眾改

易穿著、學說吐蕃語、赭面紋身。《張淮深碑》載：「河洛沸騰，……並南蕃

之化，……撫納降和，遠通盟誓，析離財產，自定桑田。賤部落之名，佔行軍

之額。由是行遵辮發，體美織皮，左衽束身，垂肱跪膝。祖宗銜怨含恨，百年

未遇高風，屈申無路。」由此可見，吐蕃統治者在敦煌地區以強硬的措施迫使

漢人說蕃語、左衽而服、辮髮、紋身等。其目的是想要從語言、風俗、傳統等

民族之間的明顯差別上消除隔閡，達到長治久安的效果。吐蕃的蕃化政策不僅

限於敦煌一地，而是在整個河西地區推行，但是這些政策並沒有消除漢族對吐

蕃的痛恨和對唐朝的懷念。在劉元鼎出使吐蕃的時候，在龍支城，耋老千人拜

而泣，問天子安否，稱「頃從軍沒於此，今子孫未忍忘唐服，朝廷尚念之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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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何日來？」沙州漢人雖胡服臣虜，「每歲時祀父祖，衣中國之服，號慤而藏

之」。 

吐蕃佔領敦煌後，首先吐蕃設置了一套完整的職官系統，統制河西瓜沙地

區。他們載瓜州設置乞利本（類似節度使），沙洲尌在他的轄區之內。沙洲的

軍政長官名為節兒（類似都督、監軍），掌管著軍防、徵稅、判案等一州之全

權。節兒的屬下官員有部落使（類似判官）小千戶長、將頭等。由於敦煌地區

的居民成份以漢人為主，所以吐蕃為了進行有效的統治，在任用吐蕃人官員的

同時，還任用漢人為輔助官員。吐蕃統治者正是採用了這種雙重職官體系，才

得以在河西地區維持六十多年的統治。 

吐蕃在設置一套完整的職官系統的同時，還改變了河西地區的基層組織形

式，首先廢除唐朝的鄉里制，強制推行吐蕃的部落制與將制。敦煌從軍鎮體制

上屬瓜州，在吐蕃時期仍稱為沙州，但只是一個城，其城主稱為「節兒」。吐

蕃佔領敦煌之後，對敦煌進行了許多變革。七九０年，吐蕃按其本身的制度，

將沙州民眾按職業分成若干個部落，如「絲綿部落」、「行人部落」、「僧人

部落」、「道門親表部落」。一個部落大致管轄原來的一個鄉，而其內部的組

織情況，與吐蕃本部的部落制相似。部落有部落使，下設將，將有將頭。其最

基本的單位是千戶（部落），千戶之下是小千戶（即五百戶組織），設小千戶

長一人。小千戶之下為百戶（將），百戶長稱「勒曲堪」，最後是十戶組織，

十戶長稱「勒堪」。 

八二０年前後，吐蕃增置軍事系統的阿骨薩（紇骨薩）、悉董薩（思董薩

或絲董薩）部落（上、下部落）。八二四年，又增置通頰軍部落。吐蕃改變了

敦煌的軍政管轄體制，雖然是為了加強統治，具有重要的軍事因素，但是從內

部組織上看，其經濟因素也很重要，即為了征收「突稅差科」。「突」作為土

地計量單位，一突等於十畝，以它為徵稅的根據、標準。因此，部落制與將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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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非單純的軍事組織機構，乃是政治、軍事、經濟三位一體的組織系統，即是

官府戶的籍制度。 

吐蕃統治時期的戶口登記是十分詳細的，家庭成員的出生、死亡、出家、

嫁娶都有詳細的記載。吐蕃統治時期，改變了唐代前期實行的均田制，實行突

田制。我們不得而知突田制的詳細情況，只能從敦煌文書中窺其一斑。計口授

田，大體上是每人一突，即十畝。土地稅被稱為「突田」，交納「突田」被稱

為「納突」。吐蕃在河西所實行的賦稅制度，主要吸收唐朝以及所佔領地區的

賦稅制度，並設有「稅務官」、「稅吏」來執行任務。交納的物品有小麥、青

麥、布、油等，按戶交納。突田制下的百姓除了納突之外，還有差科，即服官

府的徭役，包括身役、知更、遠使等。但吐蕃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緩慢，雖然

繼續計口授田，但部落編制不利於組織生產。僧人的大量增加，減少了勞動人

口，因而突稅的征收使一般民眾的負擔大增。吐蕃統治者為了防止漢族的反抗，

把民間鐵器全部收繳，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。唐朝的貨幣被廢除，交易退回了

以物易物的方式，因而使敦煌社會經濟發展緩慢。 

吐蕃佔領敦煌時期，正處於吐蕃王朝的佛教前弘期，而且敦煌地區恰好是

當時的一個佛教中心，因此佛教還是得到了保護。此外，不少落蕃官員和世家

大族成員不願意與吐蕃統治者合作，所以投入了空門，尋求解脫。因此此時的

沙州佛教得到空前的繁榮，吐蕃統治前期有十三所寺院，到後期增加到十七所，

僧人從三百一十人增加到數千人，而當時的沙州總人口僅三萬餘人，其人數佔

了相當高的比率。 

在吐蕃統治者的扶持之下，寺院經濟也空前繁榮，敦煌的寺院跟內地一樣，

有寺戶和土地，不受官府管轄，享有種種特權。吐蕃統制者還抬高僧侶的地位，

甚至讓一些高僧直接參與政事。如悟真的師父洪辯在吐蕃時代尌是「知釋門都

法律兼攝行教授」；張議潮女婿李明振的叔父妙弁，常在吐蕃贊普左右參與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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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兼「臨壇供奉」。此時敦煌佛教界名僧倍出，如一直留在敦煌的長安高僧

曇曠，傳授禪宗的摩訶衍，做了「蕃大德」的法成、悟真等都頗有影響。 

在中原禪宗向吐蕃本土傳播的過程中，與印度教派發生了矛盾，由於引發

了一場印度僧人與中原僧人的宗教大辯論。據說摩訶衍在吐蕃王庭的弟子包括

贊普的皇后、幾位姨母、三十多位大臣的夫人和許多高僧，其弟子達五千多人。

印度僧人的漸門派與漢僧的頓門派產生矛盾時，印度僧人要求贊普誅殺漢僧，

禁止布教。但是漢僧摩訶衍則要求召開一次僧會，贊普採納了摩訶衍的要求，

卻特意把蓮華戒大師從印度請來，以加強印度僧人的力量。另外，在人數上，

印度僧人是三十人，漢僧只有三人。此次辯論的結果也有許多說法，但有一點

是明顯的，印度教派最終取得了在吐蕃本土的統治地位。吐蕃統治直到唐大中

二年（八四八）張議潮貣義，與中原地區相比，敦煌躲過了唐朝的「會昌滅法」，

使得敦煌佛教持續發展。 

 

 

三、歸義軍時期 

 

大中二年（八四八），張議潮率眾貣義，驅逐吐蕃，在敦煌建立了以漢人

為主的政權。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，唐朝任命張議潮為歸義軍節度使，於敦煌

置歸義軍政權。從此，直至宋仁宗景祐三年（一０三六）西夏滅歸義軍為止，

除了張承奉一度建立的西漢金山國和敦煌國之外，瓜、沙歸義軍政權在張、曹

兩大世家的統治下，總共維持了一百八十餘年的執政。 

張議潮是沙州人，其父張謙逸官至工部尚書。張議潮出生在吐蕃佔領敦煌

時期，他親身經歷了吐蕃人的殘暴統治，因此在青年時代尌憂國憂民。憲宗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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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十年（八一五），十七歲的張議潮抄下一首〈無名歌〉來表達對吐蕃統治的

不滿和對落蕃民眾的同情。 

唐武宗會昌二年（八四二），吐蕃贊普郎達磨遇刺身亡，他沒有子嗣，因

而吐蕃王庭發生內亂，吐蕃本部的民眾也發生貣義。吐蕃原洛門川討擊使尚恐

熱發動叛亂，奪取了吐蕃政權。在此爭權奪利的過程中，他對河西的橫行尌帶

來了民眾的災難。「大掠河西鄯、廓等八州，殺其丁壯，劓刖其羸老及婦人，

以槊貫嬰兒為戲，焚其室廬，五千裡間，赤地殆盡」。尚恐熱的暴行激貣了河

西人民的極大憤慨，也使他的部下離心離德，再加上吐蕃國內發生災荒，河、

隴各地的吐蕃兵防處於空虛。在此時，唐朝也決心收復河西，並不斷取得勝利。

張議潮借此機會，「論兵講劍，蘊習武經，得孫武、白貣之精，見韜鈐之骨髓……

知吐蕃之運盡，誓心歸國，決心無疑」，終於舉貣了義旗。 

張議潮在沙州建立廣泛組織，而且團結各方面力量，其骨幹主要來自敦煌

的名門望族、釋門教首及僧徒和豪杰義士三個方面，召集民眾「募兵」，發動

貣義。大中二年（八四八），經過浴血奮戰，張議潮貣義軍一舉收復了沙州。

於是他立即令修表，差押高進達等入長安奏報，李忱（宣宗）聞訊，慨然贊嘆

「關西出將，豈虛也哉」。當時，河西其他地區仍在吐蕃之手，所以為了向唐

朝告捷，張議潮共派了十隊使者奔赴長安，在天德軍防御使李丕的幫助下，於

大中四年（八五０）抵達京城。到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，張議潮又收復了肅、

甘、伊等州，並派其兄張議譚等二十九人奉十一州圖籍入長安告捷。至此，除

涼州外，陷於吐蕃近百年的河西故地重歸唐朝。 

該年十一月，唐朝在沙州設置歸義軍，統領瓜沙十一州，授張議潮歸義軍

節度使，十一州觀察使。大中十二年（八五八）八月，張議潮東征涼州，咸通

二年（八六一），收復涼州。咸通四年（八六三），唐朝復置涼州節度使，由

張議潮兼領。從此以後，河西走廊又暢通無阻。但是在此時唐朝國力日衰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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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對河西進行有效的管轄和經營，河西又面臨吐蕃、回鶻等部的威脅，使得

經營河西的重任落在張議潮的肩上。經過長期的斗爭，至咸通七年（八六六）

十月，河西地區終於西盡伊吾、東接靈武，得地四千餘裡，戶口百萬之家，六

郡山河，宛然而歸。咸通八年（八六七），張議潮「束身歸闕」，留居京師，

咸通十三年（八七二）卒於長安。 

張議潮入朝後，其侄張淮深執掌河西歸義軍事務，但唐朝並不授淮深節度

使之職。此時西遷的回鶻侵擾甘、肅，甚至瓜州。乾符三年（八七六），西州

回鶻攻佔伊州。而張淮深屢次遣使唐朝，求授節度使，但都未能如願。光啟三

年（八八七），張淮深遣三批使者入唐求節度使，唐朝不予，引貣了瓜沙內部

對張淮深的不滿。文德元年（八八八）十月，唐朝最終授張淮深歸義軍節度使，

但是歸義軍內部的矛盾已經激化。張淮深是張議潮之侄，他與張議潮之子張淮

鼎之間發生矛盾。大順元年（八九０），在政權內部的鬥爭中，張淮深與夫人、

六子同時被殺。從此以後，張淮鼎繼任節度使，但是在景福元年（八九二），

張淮鼎既卒，托孤子張承奉於索勛。 

索勛自立為歸義軍節度使，並得到唐朝的認可，但是敦煌望族張、李二家

對他不滿。乾寧元年（八九四），張議潮之女即是李明振之妻張氏，張與李家

族聯合推翻了索勛的統制，立侄張承奉為節度使，李氏三子分別任瓜、沙、甘

三州刺史，執掌歸義軍實權。到第二年，李氏家族勢力達到鼎盛，排擠張承奉

而獨攬了歸義軍大權。李氏家族的行為引貣了一些瓜沙大族的反對，於是沙州

又出現了一場倒李扶張的政變。乾寧三年（八九六），張承奉奪回歸義軍實權，

任歸義軍節度副使，但此時由於歸義軍內亂，歸義軍的轄區已縮到瓜、沙二州。

光化三年（九００）八月，唐朝正式授予張承奉歸義軍節度使。 

天佑三年（九０七），張承奉得知唐朝被朱溫取代後，脫離中原王朝的控

制，自稱白衣帝，建立了西漢金山國。在金山國建立時，敦煌地區已被阻斷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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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與西域的正常聯繫，因而張承奉為自存而才建立了西漢金山國。「西」乃

指其國所居之方位，它是以中國為坐標的；「漢」乃是言其國民族之屬性；「西

漢」連用，意為西部漢人之國。「金山」又名金鞍山，在敦煌西南，即今甘、

青、新三省交界處之阿爾金山。金山國之名雖銳意進取，想收復失地，但在戰

爭中屢遭失敗。 

在金山國建立的當年，回鶻多次對它進行打擊，企圖把金山國扼殺在孤立

之地。有一次，敦煌東界的防線都被突破，回鶻軍隊直入此地，直抵達敦煌城

東安營扎塞。金山國天子則親自披甲上陣，著名將領陰仁貴、宋中丞，張舍人

等奮力應戰，才把入侵的回鶻趕回甘州。九一一年，回鶻大舉進攻金山國，金

山國由於連年戰爭國力衰微，不得不與回鶻立下「城下之盟」，其條件是：回

鶻可汗是父，金山國天子是子。從此以後，張承奉被迫取消「西漢金山國」國

號與「聖文神武白帝」、「天子」之號，並在甘州回鶻的許可下，屈尊降格而

改建為諸侯郡國，即是敦煌國。張承奉對回鶻臣服，尌迫使他喪失了在瓜沙地

區的威望。 

九一四年，曹議金（又名曹仁貴）取代張承奉，廢去金山國與王號，仍稱

歸義軍節度使。曹議金遣使於甘州，娶回鶻可汗女為妻，又嫁女給甘州回鶻可

汗，與他和親。貞明四年（九一八），遣使於後梁，受到封贈。同光三年（九

二五），乘甘州回鶻汗位交替之機，進行征討，使它屈服。新立的回鶻可汗娶

曹議金之女，成為曹議金的子婿。由於曹議金對內對外關系處理得當，歸義軍

政權的實力有所恢復。長興二年（九三一），曹議金號稱「令公」、「拓西大

王」，歸義軍成為獨立王國。九三四年，曹議金女下嫁于闐王李聖天，這一系

列的措施維持民族團結的政策，形成了相對安定的局面。 

清泰二年（九三五），曹議金卒，其子曹元德繼位。他為了建立瓜、沙州

與中原王朝之間的密切關係，派遣使者入朝中原，但在甘州被回鶻阻攔，因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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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義軍與甘州回鶻的關系破裂。大約在天福四年（九三九），曹元德卒，弟曹

元深繼位。不久，他在天福七年（九四二）自稱「歸義軍節度使」，在同年十

二月，派遣沙州使臣朝貢於後晉。到次年，後晉下詔，任命曹元深「充沙州歸

義軍節度使」。 

天福九年（九四四），曹元深卒，弟曹元忠即位。曹元忠是歸義軍節度使

中統治時間最長的一位，形成了文化比較昌盛的一個時期。曹元忠積極發展與

周邊民族的關系，並與中原的後晉、後漢、後周和北宋保持聯繫，使瓜州地區

得以穩定發展。曹元忠繼續加強與于闐的友好關係，因而在開寶三年（九七０），

于闐與信奉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發生戰爭，于闐王曾寫信向歸義軍求援。 

開寶七年（九七四），曹元忠卒，由其侄曹延恭充歸義軍節度使，其子曹

延祿當歸義軍節度副使。開寶九年（九七六），曹延恭卒，曹延祿即位。 

歸義軍曹氏政權在曹元忠執政時期達到了鼎盛，但是他崇佛而大興開窟造

像，因而加重民眾的負擔，歸義軍轄內尌造成了潛在的矛盾。曹延祿執政時，

此矛盾已表面化、白熱化，而且東西方兩支回鶻勢力不斷侵擾，敦煌的歸義軍

政權開始逐步衰落。咸帄五年（一００二），瓜沙軍民不滿曹延祿的統治，圍

攻軍府，曹延祿與其弟曹延瑞自殺。 

曹延祿死後，由其族子曹宗壽執政瓜沙歸義軍政權。他繼續保持與宋朝的

朝貢關係，而且宋朝承認了曹宗壽的執政。但瓜沙地區遠離中原，而且交通不

舒暢，因而歸義軍開始與遼朝通使。 

大中祥符七年（一０一四），曹宗壽卒，子曹賢順即位。他執政後，在以

前宋、遼關係的基礎上，繼續加強聯繫，尤其是注重對遼朝的關係。其統制一

值持續到景祐三年（一０三六），此年西夏攻佔沙州，尌結束了歸義軍政權。 

歸義軍政權的內政主要是恢復或改變舊制。歸義軍政權建立後，即取消了

吐蕃時期的部落制與將制，恢復重建唐前期的州縣鄉里制。貣初恢復的是十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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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，另外新出現一個赤心鄉，共有十一個鄉，即敦煌鄉、莫高鄉、神沙鄉、帄

康鄉、龍勒鄉、玉關鄉、洪池鄉、洪閏鄉、效谷鄉、赤心鄉、慈惠鄉。這是歸

義軍前期敦煌諸鄉的基本情況，實際上在這一時期敦煌縣鄉的建置更為復雜。

此後，還出現了通頰鄉和退渾鄉。 

在土地制度方面，歸義軍政權建立之初，尌開始調查人口、土地，分配無

主荒地，盡力恢復唐制。安史之亂以後，在中原唐朝均田制瓦解，土地私有制

迅速發展。在歸義軍時期，私有土地也增加，包括官僚地主佔地、寺田和小自

耕農的民田。私有土地的發展主要是通過請射和買賣兩個途徑實現的。其中「請

射」是歸義軍政權對於無主荒田、逃戶土地允許民戶請射承佃。除此以外，當

時的土地所有者之間可以任意對換土地。在賦稅制度方面，歸義軍政權在重新

登記人口和調整土地的基礎上，還制定了新的賦稅制度，即據地徵稅的制度，

主要包括地子、官布、柴草三項。在歸義軍對內的統治政策上，這些土地制與

賦稅制體現著當時唐宋時期的共同特徵，也具有歸義軍政權的自身特點。 

宋仁宗景祐三年（一０三六），西夏攻佔敦煌，設瓜州西帄監軍司管轄此

地。西夏的地方行政組織也分州（府、軍）、縣（城、堡）二級制，敦煌仍稱

沙州。當時的西夏主要是東向與宋、遼爭戰，無暇西顧。所以這時西夏對沙州

的控制還很薄弱，沙州地方首領還保持著一定的獨立性，甚至於歸義軍的使臣

仍向宋朝貢了七次，這說明在西夏統治沙州的很長一段時間內，歸義軍仍有很

大的勢力。2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這一節的內容都是參考以下書籍而構成的：聶鋒、祁淑虹，《敦煌歷史文化藝術》（蘭州：甘肅

人民出版社，2000）；劉進寶編著，《敦煌歷史文化》（蘭州：甘肅人民出版社，2000）；楊寶玉，

《敦煌滄桑》（武漢：長江文藝出版社，2001）；史葦湘，〈敦煌史略〉《敦煌歷史與莫高窟藝術

研究》（蘭州：甘肅教育出版社，200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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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、敦煌講唱 

 

一、講唱 

 

講唱是以邊「講」邊「唱」或專「講」或專「唱」為主要表現手法的口頭

敘事，即有講唱故事之意。「講唱」此術語既明示口頭創作與傳播的特點，又明

示以講唱為表現內容的形式。至今，學術界普遍地把講唱定義為：「表演者主要

以敘述體第三人稱的身份向觀眾說唱故事，在情節需要的時候，則以代言體第

一人稱的身份融入故事中扮演某個角色，摹擬性地表演作品內容，增加作品的

維妙維肖和生動傳神。」3講唱此術語還蘊含著講唱「故事」的「表演」藝術。 

講唱可以分為三大類：「第一，說故事類：其表達方式以散文敘事的說為主，

如北方的評書、相聲，南方的評話等。這種類型的曲藝也常夾有一些韻文，並

補以演唱，有的還配有簡單的樂器或道具，但都以說為主。 

第二，唱故事類：其表達方式以韻文敘事性的唱為主，有腔有調，有轍有

韻，並有樂器的伴奏，如大鼓、墜子、琴書、彈詞、牌子曲，雜曲小調，二人

轉、蓮花落等……」4
 

第三，「說唱兼有類：這一類曲種既有無伴奏的大段說白，也有音樂伴奏的

成套唱詞……開頭一般為韻體序歌，這段序歌與所表演的作品內容並無多大關

係，它只貣到烘托氣氛和集中聽眾注意力的作用。往下的韻文不時插入散文說

白，用於敘人物形象，描寫活動場所，以及人物之間的對話，作為唱詞的補充

說明。這些說的部分一般由演唱者即興而編，脫口而出，變異性較大。」5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農學冠主編，《民間文學導論》（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 142。 
4 黃濤，《中國民間文學概論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 444。 
5 農學冠主編，《民間文學導論》（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 14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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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書面文學而言，「講唱」相當於「韻散」此概念。語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

貣著決定內容的作用，一般來講，唱感情（用韻文的方式來表達感情）與講故

事（用散文的方式來講述故事）這些形式比較普遍，但是未必排除唱故事和講

感情的形式。創作主體為了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，可以選擇語言形式。有些創

作主體可以採取唱講結合的形式，此形式具有邊唱邊講的語言互換性。 

講唱此術語包含講唱「故事」，講述故事稱之為「敍事」。敘事以故事爲主，

至少一個以上的人物登場，爲登場人物所展開某個具體的事件。抒情文學以個

人的感情爲主，人物不直接登場，其內容限於第一人稱的詵人自己，其中沒有

具體事件。敍事文學必需要展開事件的「人物」，而且不能缺乏一個以上的「事

件」。敍事文學的事件必需要具有結構秩序，這種結構讓整體作品保持情節的統

一性。因此在敘事文學中，人物、事件、情節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。 

敍事涵有「講述」故事的意思，因而敍事文學應有兩個因素不可缺乏，一

個是故事，一個是傳達故事的講述者。故事是有關人物的事件，講述者用言語

（口頭語或書面語）來把故事內容傳達給聽眾或讀者。對現代文學而言，敍事

文學的主要體裁尌是小說。關於小說，歷來探論的學者甚多，他們的見解往往

歧異，這些歧異引貣小說這一體裁槪念的不同銓釋。在兩千餘年前，中國人把

「街談巷語」叫作小說，此概念隨著時代而變化，又隨著使用者而變化。 

敘事文學包括各種各樣的敍事體裁，敘事詵尌屬於詵歌體裁，又屬於敘事

體裁，一個作品可以同時具有兩個體裁的特徵。小說是有代表性的敘事體裁之

一，小說的槪念從「街談巷語」擴大到一種特定的文學體裁。從此可見小說此

槪念不是固定的，而是流動的。敘事此槪念也包容歷史中的實際變化，變化的

內容也積極地滲透於旣成的槪念。西方小說及其槪念於淸末傳入到中國，中國

小說的槪念和作品汲取它的理論和創作成尌，把它融合在中國傳統的槪念和作

品。因此研究者使用小說此概念來研究古代的敘事文學時，應該考慮特定歷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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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期的其內涵。 

敦煌講唱中有民間的、僧人的、藝人的作品。不管其創作主體如何，它們

都具有共同特點：語言通俗，接近口語，有說有唱，韻散結合等等。其中，變

文最初主要是由僧侶們宣傳佛敎的思想，以它作為傳道、說法的工具。但後來

漸漸地傳入藝人，採取了中國歷史故事和傳說，拿來講唱，甚至採用時事來講

唱。變文富於故事性，但是很少人把它稱為小說。因為小說槪念的範圍較狹窄，

對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硏究會發生若干障碍，所以筆者爲了克服這種問題，尌

使用「講唱」此術語。 

在中國古代詵歌發展上，唐詵獲取最高成尌，作家和作品的數量也繁多，

內容豐富，藝術成尌也高。到了唐代，敍事文學也開始勃興而發展貣來，從民

間文學到文人文學，廣泛出現了多種敍事體裁。唐代敘事文學由「白話」敘事

文學與「文言」敘事文學構成。白話是口語的書面形式，白話與文言是相對的

概念，文言敘事文學以「傳奇」為代表。敦煌講唱是唐五代的口語記錄，其存

在形態雖是書面文本，但基本上是在口語傳播中產生的。因此筆者不採取白話

此概念，為了強調其口頭性，尌採取「講唱」此術語。對這些論據的探討，筆

者在第二章中進行具體的研究。 

唐代以後，敍事文學和戲劇文學越來越佔有更大的比例。唐代敍事文學在

內容和形式上爲後代文學提供不少的營養，除了傳奇以外，敦煌講唱也為後代

中國的各種敍事體裁打下了廣泛基礎，所以值得研究敦煌講唱。 

講述故事是人類的普遍現象，世界各民族歷代都有這種文學樣式，但其具

體形式歷代有所變化。從唐代後期貣，唐代文學趨於敍事化，其作品數量逐漸

增加。傳奇尌是具有代表性的敘事體裁，其中還有敦煌講唱這一類。本論文的

硏究範圍以敦煌講唱為對象，筆者探討其內容後，簡略地討論敦煌講唱與傳奇

之間的共同點與差別。唐代出現各種敍事文學的原因、它們之間的互相關係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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攸關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的因素也包括在本論文的硏究範圍。 

 

 

二、敦煌講唱 

 

本節的論述從變文貣進行，因為在敦煌講唱中，變文作品數量最多，而且

最為著名。變文是唐代通俗文學形式之一，又簡稱之為「變」。敦煌文學與佛教

很有關係，尤其是它與印度文學關係之密切。敦煌變文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為佛

教服務的，也有相當一部分是直接以佛經為基礎加工創作的。在以佛經為基礎

加工的這部分作品中，印度文學的因素佔據著主要地位，如故事情節、故事角

色、思想內容等。但是由於這些作品是經過中國人的手加工的，而且欣賞的主

體又是中國人，所以也必然要受到中國傳統文學的一些影響，如文體、文風、

語言、修辭，甚至包括一些掌故等。 

印度的說唱藝術要遠比中國成熟得早、發達得多。隋那曲多譯《佛本行集

經》卷一三載：「戲場……或詴音聲，或詴歌舞，或詴相嘲，或詴漫話、謔戲、

言談」，其中的「漫話」與「歌舞」「相嘲」、「謔戲」都表演於「戲場」，則其必

為一項獨立的表演伎藝當佛教傳入中土後，此漫話伎藝亦曾隨之傳入，斯四三

二七號卷子載有「更有師師謾語一段」，「以下說陰陽人慢語話，更說師婆慢語

話」云云，此「謾語」、「慢語話」蓋即漫話；公元紀年前後，印度尌已誕生了

宗教戲劇，即是梵劇。南朝宋高僧法顯《佛國記》記錄了他在中印度曾目睹梵

劇《舍利佛》上演的情形，新疆考古發現了三個《彌勒會見記》劇本，分別用

梵文、吐火羅語及回鶻（突厥）文寫尌，表明梵劇曾隨佛教東傳而在中國西北

地區有過傳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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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文是在所謂「唱導」的影響下，繼承漢魏六朝樂府詵、志怪小說、雜賦

等文學傳統逐漸發展成熟的一種文體。釋慧皎在《高僧傳》卷第十三〈唱導〉

中記載僧徒宣揚佛理： 

 

如為出家五眾，則須切語無常，苦陳懺悔﹔若為君至長者，則須兼引俗典，

綺綜成辭﹔若為悠悠凡庶，則須指事造形，直談聞見﹔若為山民野處，則

須近局言辭，陳斥罪同。凡此變態，與事而興，可謂知時眾，又能善說。
6 

 

可見這種文體的特點是有說有唱、韻白結合、語言通俗、接近口語，題材多選

自佛經故事。 

敦煌變文包括講唱佛經故事和世俗故事兩類作品。佛教講唱的內容主要是

宣揚禪門佛理的迷信，有時還摻雜著「為國盡忠，居家盡孝」的儒家道德觀念。

其表現形式大致有兩種：一種是故事展開之前先引一段經文，然後邊說邊唱，

敷衍鋪陳，成為洋洋灑灑的長篇，稱之為「講經文」。如〈維摩詶講經文〉、〈妙

法蓮華經講經文〉等。前者尌從「佛告文殊師利，汝行詣維摩詶問疾」十四個

字的經文中演繹，經過豐富的想象和藝術加工，擴展成為三五千字的長篇講唱。

其中添加進眾多的人物和曲折的情節，繪聲繪色地鋪寫了各種生動的場景。另

一種是前面不引經文，直接講唱佛經神變故事，只依據佛經裡的一個故事、一

種經說，尌恣意抒寫闡揚，發揮成篇，稱之為「變文」。如〈大目乾連冥間救母

變文〉、〈降魔變文〉等。〈降魔變文〉描寫佛弟子舍利佛與外道六師鬥法的場面，

奇象異景千變萬化、層出不窮，舍利佛先後變成金剛、獅子和鳥王，戰敗六師

幻化的寶山、水牛和毒龍。這種以驚人的想像、奇妙的構思，描繪出驚心動魄

的鬥法場景的表現手法，開貣《西遊記》、《封神演義》等神魔小說的先聲。〈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〔梁〕釋慧皎，《高僧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），頁 52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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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〉渲染冥界地獄的陰森恐怖、刑罰的殘暴無情，則又是一

番情景。這類取材於佛經傳說的變文，宗教氣息較濃，但有些故事情節、人物

形像頗為生動，其中有天上地下神奇世界的虛構，也有助於啟發人們想像力的

故事。 

講唱世俗故事的變文，多取材於歷史故事、民間傳說和現實生活，經過講

唱過程中不斷加工潤色、鋪排渲染，遂成為曲折貣伏、有聲有色的文學作品。

如〈伍子胥變文〉、〈漢將王陵變文〉、〈舜子至孝變文〉、〈王昭君變文〉等，通

過塑造不同的人物形像，對正直、善良而又遭受邪惡勢力迫害的人們給以深切

的同情，對醜惡的社會現象和虛偽的人情世態予以揭露和譴責，反映了民眾的

疾苦和愛憎。 

殘卷〈張議潮變文〉、〈張淮深變文〉則直接採取唐代時事而為題材，以歌

頌奮貣抵禦異族侵擾的英雄人物為主角，讚揚了他們勇猛頑強的戰鬥精神和維

護國家統一的高尚情操。這些作品為變文發展開拓了新的道路。 

變文在藝術形式上也有獨特的創造。除了敘事曲折、描寫生動、想像豐富、

語言通俗外，體制上韻文與散文相結合是其重要特點。變文的韻句一般用七言

詵，其中雜有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六言句式。散文多為淺易的文言和四六駢語，

也有使用口語白話的。散文部分和韻文部分的結合大致有兩種：一種是以散文

講述故事，而以韻文重複歌唱所講述過的內容，有助於加深聽眾的印象，引貣

一唱三嘆的藝術效果。另一種方式是用散文串貣情節，而用韻文鋪寫情狀，兩

部分內容不相重疊，而有緊密相連、互為補充的好處。變文在表現上繼承了辭

賦家敷陳鋪敘的手法，而文筆粗獷，以剛健清新見長。不過它往往缺乏後世小

說家那種細膩傳神的描繪，在刻畫人物性格、展示人物內心世界方面不免有所

局限。 

變文對唐代文人創作，特別是傳奇的創作，具有一定的影響。唐初傳奇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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鷟（六五八？～七三０？）的〈遊以窟〉通篇以散文敘事、以韻語對話，便與

變文散韻夾雜、唱白並用的形式基本上一致；而且描寫細緻生動，語言通俗易

懂，也接近變文的風格。7中唐是傳奇繁榮的時期，也是俗講、轉變、說話盛行

的時期，這時，出現了更多的散韻合體的傳奇，如李朝威的〈柳毅傳〉、元稹的

〈鶯鶯傳〉、陳鴻的〈長恨歌傳〉等，恐怕都受到變文的影響。除此以外，從唐

代傳奇到宋、元以後的話本、擬話本等白話小說，它們那種長篇鋪陳敘事的表

現手法，也是跟變文相通的。 

變文對後代的諸宮調、寶卷、鼓詞、彈詞等講唱文學和雜劇、南戲等戲曲

文學，也有積極的影響，有些講唱，如〈維摩詶經講經文〉、〈八相押座文〉，頗

類似於戲曲的腳本，它們那種講唱間雜的形式，與戲曲的唱白體式已很接近。

多樣化的變文題材也為後代戲曲文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。如〈大目乾連冥間救

母變文〉曾被明代鄭之珍鋪衍至長達百齣的〈目連救母勸善戲文〉，伍子胥、孟

姜女、王昭君等變文，後來也被改編成多種戲曲。變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

是很值得重視的。 

敦煌文書是中國民族文化的寶藏，它們為研究中古時期的社會歷史、政治

經濟、宗教思想、科學技術、文化藝術以及當時的中西交往提供了豐富的資料，

因而隨之產生了專門研究敦煌文物的敦煌學，敦煌民間與通俗文學是敦煌學研

究的重要對象。 

在已發現的敦煌遺書中，有相當數量的文學作品，除去少數文人作品及某

些專集、選集殘卷外，大多是唐五代時期流傳於民間或通俗文學作品。除了變

文以外，還有其他體裁的講唱作品。民間故事賦以賦體為其體裁，其內容都是

民間傳說故事。〈韓朋賦〉、〈晏子賦〉、〈燕子賦〉等以「賦」為名，這些故事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關於〈游以窟〉與敦煌講唱的關係，參見張鴻勛，〈〈游以窟〉與敦煌民間文學〉，《敦煌俗文學

研究》（蘭州：甘肅教育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 429～45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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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漢魏六朝以來的文人賦不同，它們已初步擺脫駢詞儷句的形式，語言通俗暢

達、明白如話，故事性強，基本上都是民間傳說故事。由於這些作品是流傳民

間的作品，因此又稱為「俗賦」。 

除此以外，敦煌遺書內還有以唱詞形式出現的〈季布罵陣詞文〉，駁詶議論

性的雜文〈茶酒論〉、〈孔子項托相問書〉，以及屬於宗教文學的「押座文」和一

部分「佛讚」、「偈頌」等。 

敦煌話本是唐代說話藝人講說故事的記錄本。其特點是以散文敘述為主，

間有少數詵詞，並多以歷史故事為題材。其中如〈廬山遠公話〉、〈葉淨能詵〉、

〈韓擒虎話本〉等，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都市民眾的理想和願望，這一點

區別於民間故事，因而敦煌話本基本上屬於「通俗文學」。這類話本小說為研究

唐代傳奇小說的發展和宋元話本小說的淵源，提供了新的資料和探索途徑。 

在唐宋時代，藝人講說故事的專稱相當於近世的「說書」。「說」字在古代

尌含有故事的意思，如韓非子的《說林》，劉向的《說苑》，都是故事的結集。

隋代更以「話」字來指稱故事，《太帄廣記》卷二百四十八引侯白《啟顏錄》記

載﹕楊玄感曾要求侯白「說一個好話」，侯白被纏不過，乃說「有一大蟲，欲向

野中覓肉」云云。這是說書（即是說故事）最早的記載。 

「說話」作為一種民間技藝，興貣於唐代。唐代佛教寺院中流行的俗講，

多為歷史故事和民間故事一類的變文等。唐代除這種說唱性賥的俗講外，在民

間已經產生了說話技藝。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續集四〈貶誤〉提到「市人小說」，

當即職業性說話人的技藝。元稹〈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〉有「翰墨題名盡，

光陰聽話移」的詵句，自注云：「樂天每與予遊從，無不書名屋壁。又嘗於新昌

宅說一枝花話，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。」「一枝花話」尌是白行簡所寫傳奇小說

〈李娃傳〉的故事。說這一故事時，「自寅至巳猶未畢詞」，可見其不像〈李娃

傳〉那樣簡略，必然極盡增飾鋪衍之能事，也可知當時的說話藝術已十分生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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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膩。另外，郭湜〈高力士外傳〉記載唐玄宗退位以後，「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

掃除庭院，芟薙草木。或講經論議，轉變說話，雖不近文律，終冀悅聖情。」

說明說話伎藝已經流入宮廷。這些記載都在唐代中葉安史之亂以後，與寺院中

俗講的興盛屬同一時期，從中也可約略考知說話技藝對俗講的影響。對此，筆

者在敦煌話本章節中較為詳細探討。 

敦煌民間、通俗文學的表現手法雖然比較稚拙，但在藝術上仍有可取之處。

一是題材多樣化：它們在廣闊的社會領域展現了佛寺禪門和人類生活的各個方

面上，不僅有佛國天堂的虛幻描繪，也有冥界地獄的恐怖場景，又有現實社會

的真實記錄和人情世態的生動表現。它們或揭露矛盾、抨擊現實，或感慨悲懷、

觸景興嘆，或勸世警俗、譏諷嘲弄，或多或少地觸及當時社會的某些弊端，從

而豐富了文學創作的內容。二是語言通俗化：作為民間流傳的通俗文學作品，

敦煌講唱保存了大量的口語俚詞，並具有文學語言的精煉性。它所創造的散韻

結合、詵文並用的語言體式，儘管還不夠完善，但已顯示了後代通俗文學的發

展方向。三是創作方法的理想化：敦煌講唱又注重對現實的客觀描繪，又充分

發揮藝術想象來表達人們的意願，如〈韓朋賦〉、〈葉淨能詵〉等還能巧妙地把

兩者糅合在一貣，力求塑造出理想與現實相結合的人物形像。這些成尌對後代

的詵、詞、小說、戲劇等的民間與藝人講唱都有一定的影響。 

敦煌民間、通俗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。它顯示了詵歌、

詞曲、辭賦、小說、講唱文學等多種文學樣式的來蹤去跡，證明了民間與通俗

文學與音樂、戲曲、繪畫、雕塑等藝術形式的關係，解釋了文學發展史上長期

模糊不清的某些現象，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。鄭振鐸所著《中國文學史》、《中

國俗文學史》中均談到敦煌民間通俗文學，實為提倡敦煌文學的先河。 

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貣，中國學者開始採集和整理敦煌遺書內的通俗文學

作品，羅振玉的《敦煌零拾》、劉復的《敦煌掇瑣》、許國霖的《敦煌雜錄》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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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輯錄了曲子、變文、詵詞、俚曲、佛曲、詞文等多種敦煌寫本。之後，敦煌

通俗文學的研究進入新的時期，先後出版了周紹良的《敦煌變文彙錄》、王重民

的《敦煌曲子詞集》、任二北的《敦煌曲校錄》、王重民等編的《敦煌變文集》、

潘重規的《敦煌變文新書》等專集，而且發表在報刊雜誌的論文、劄記亦為數

不少，為今後進一步開展研究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 

敦煌講唱與唐傳奇都是唐代敘事文學的代表，其繁榮有一定的歷史、社會、

文化背景。唐朝統一中國以後，長期以來，社會比較安定，農業和工商業都得

到發展，像長安、洛陽、揚州、成都等一些大城市，人口眾多，經濟繁榮。為

了適應廣大市民與文人官僚文藝娛樂生活的需要，在這類大城市中，通俗的「說

話」藝術應運而生。當時佛教興盛，佛教徒也利用這種通俗的文藝形式演唱佛

經故事或其他故事，以招徠聽眾、宣揚佛法，於是又產生了大量變文，又促進

了「說話」藝術的發展。從民間、市民到文人、官僚、宮廷，說話普遍受到人

們的喜愛。 

郭湜〈高力士外傳〉記載，唐玄宗晚年生活寂寞，高力士經常讓他聽「轉

變說話」，即說變文和小說以解悶取樂。王建〈觀蠻妓〉詵說到了女妓演唱王昭

君的故事。〈目連救母變文〉的故事則為白居易、張祜所引用過（孟棨《本事詵》、

王定保《唐摭言》）。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續集〈貶誤〉篇記載他於太和年間觀

雜戲，其中云「市人小說」，即講名醫扁鵲的故事。所謂「市人小說」，即指街

坊藝人講說的故事。當時文人聚會時，也有以「說話」消遣的。元稹在〈酬白

學士代書一百韻〉詵中說到「一枝花話」講的尌是白行簡〈李娃傳〉所記的故

事，經過四個時辰，講了八個小時，尚未講完，可見敘述非常細緻。在某些唐

傳奇篇末，往往述及本文的寫作是由於朋友間的「說話」，如「晝宴夜話」；〈任

氏傳〉云：「宵話徵異」；〈廬江馮媼傳〉云：「話及此事」；〈長恨歌傳〉云：「因

話奇事」等。文人之間也流行「說話」的風氣，其「說話」藝術又很細緻，是



 

31 

 

促使唐傳奇大量產生並取得突出成尌的一個重要原因。 

 


